
杭州到蚌埠，高铁不到三小时。
在 去 水 利 部 淮 河 水 利 委 员 会 的 路

上，记者再次看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的标语，似乎采访从这时便已经开始。

淮委的治淮陈列馆有两个展厅，一
展厅的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新中
国的治淮历程，三河闸、佛子岭水库、临
淮岗工程、茨淮新河工程……那些熟悉
的水利工程名字接连进入记者的视线，
而随着年份的临近，展板上的照片也从
黑白变成了彩色，从工地上的劳动场景，
变成了青山绿水的水利工程俯拍图，变
成了淮河两岸人民幸福生活的画面。这
变化既是时间关系，也是因果关系。

在一展厅的角落，一台小机器的屏
幕上显示着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流域性
大洪水淹没范围示意图，1954 年、1991
年、2003 年和 2007 年，四次大洪水淹没
的范围在逐渐缩小。解说员顾梅介绍，
洪水淹没范围的缩小说明淮河流域的
抗灾减灾能力在不断提升，而 2007 年那
次洪水是一个转折点，“2007 年的洪水
量级大于 1991 年，但成灾面积却较之减
少 60%，我们的防洪工程体系发挥了重
要作用。”

“那对于去年的淮河大水，我们又
如 何 评 价 呢 ？”接 着 顾 梅 的 思 路 ，记 者
问。“2020 年淮河大水可以说是对我们
70 年治淮成果的全面检验，我们也交出
了无一人因洪水伤亡、主要堤防未出现
重大险情的‘高分答卷’。”顾梅说。

70 年来，国家一直把治淮放在国民

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予以推进。在《新
中国治淮 70 年》白皮书中，记者找到了
这样一组数据：12 次治淮会议、治淮 19
项骨干工程、38 项进一步治理淮河工程
任 务 、70 年 治 淮 总 投 入 共 计 9241.5 亿
元、直接经济效益 47617.9 亿元、投入产
出比 1：5.2。这些数字体现着国家对治
淮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新中国成
立伊始的治淮精神的延续，有更多的水
利人奋战一线，保一方平安，淮河水利
委员会治淮工程建设管理局原局长宁
勇便是其中的一位。

“质量是干出来的。”这是宁勇经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为了临淮岗工程的
建设，宁勇几乎放弃所有休假，即使腰椎
间盘突出也坚持在工地指挥，一个小马
扎就是他休息的地方。直到工程竣工验
收后，他才做了第三次腰部手术，4 根钢
钉植入这个汉子的身体里，也陪伴他参
与了更多水利工程建设。

走进二展厅，在一个玻璃展柜中记
者看到了绣着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批示的锦旗，似是与来淮委前看到
的标语相呼应。走出展厅，一个贴满字
条的展板摆在大厅中央，字条上歪歪扭
扭地写着“淮河母亲我爱你”“祝淮河以
后都不会再发大水”……这些稚嫩的笔
迹来自前来参观的小学生。

是什么力量让千里淮河水安然入江
入 海 ，是 什 么 力 量 让 这 条 河 流 改 变 模
样？从杭州到蚌埠，关于这个问题，记者
已经找到了答案——这力量，来自人民。

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治淮成果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和水利工作者的智慧。 本报记者 黄瀚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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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万马”让这河流改变了模样
本报记者 刘 璐

红旗渠位于河南省安阳林州

市。上世纪60年代，勤劳勇敢

的 30万林州人民，苦战 10个
春秋，仅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
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

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

红旗渠
本报记者 刘 璐

淮水东流应到海——这是中国水利博
物馆新中国治淮70年主题展的名字，对其
含义，馆长陈永明这样解释：“1950年淮河
特大洪水让豫皖苏受灾严重，毛泽东发出
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蓄泄兼
筹’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治理淮河的第一
项重点工程便是建造苏北灌溉总渠，这让
淮河在 800 多年后再次重新拥有入海口，
而这句古诗正为此意。”

迎面，一块红色展板上的大字吸引了
记者——“千军万马上淮河”。“这里的‘千
军万马’不是虚数”，陈永明说，“从1950年
冬天到 1951 年，有近 300 万人投入治淮一
线，苏北灌溉总渠便是这个时候完成的。”

“300万人，多么壮观啊！”记者脱口而
出。“没错”，陈永明指向墙上的老照片，照
片上长龙似的队伍站满了工地，“那时的淮
河两岸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民工之间相互
竞赛。为了筹集木料，大家把盖房子用的
木头，甚至老人的寿材都捐了出来。”

建渠的场景在《一条大河波浪宽：
1949-2019中国治淮全纪实》中，还有更细
微的描绘：寒冬，冰面上覆着半米厚的积
雪，但民工们毫不退缩，卷起裤腿就跳进冰
水，戽水、挖泥、挑土，4公里的水堰如期完

成。工段里有淤泥怎么办？大家就跳进去
拿木板一点点推……“最后，168公里长的
苏北灌溉总渠，8000多万立方米的工程任务，
只用了80多天就完成了。”陈永明说，“80多天
就干完了，太伟大了。”这句感叹正体现了中
国速度和人民力量。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曾这样评价：“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
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
作，深入普遍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

“在建渠的同时，佛子岭水库也在筹
划”，陈永明介绍，“这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
和施工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也是
亚洲第一座、世界第三座连拱坝。”

在当时的背景下，建造佛子岭水库的
大多是刚走出学校的青年技术人员，他们
白天坚守一线，晚上在草棚里互相学习分
享，所以佛子岭水库被时任治淮委员会工
程部部长汪胡桢称为“佛子岭大学”。“水库
建设的场面同样壮观，工地施工人员最多
时有一万多技工、近万名民工。”陈永明指
着一块蓝色展布说，展布上记录着佛子岭
水库及其他工程的信息。

今天，在佛子岭大坝的中央，还可以看
到“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几个大字，似是在
诉说着当年建坝大军的决心。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走入下一个展厅，在尽头处摆着几
个“大家伙”。

“你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的吗？”面对
陈永明 的 提 问 ，记 者 摇 头 ，“ 它 们 都 是
治 淮 时 期 劳 动 人 民 的 发 明 ，先 说 这
个。”陈永明走到一个类似圆滚筒的东
西旁，“它叫‘肋木填砂石滚筒’，你看
这 里 有 一 个 小 开 口 ，是 可 以 往 里 放 东
西的。”

记者看向陈永明手指的地方，有一
个小圆洞。“是从这里加东西然后让滚
筒变重吗？”记者问。“没错，在治淮初
期我们修建了很多土石坝，为了让土料
紧 密 、提 高 坝 体 强 度 、减 少 渗 水 ，施 工
时要一层层地铺土、碾压。没有石碾怎
么办呢？人民群众便发挥聪明才智，用
木头打造了这种中空的滚筒，从这个小
窗口填砂石，填满后总重将近 1.5 吨，这
样就可以将原本疏松的泥土压实啦。”
陈永明说。

走到滚筒的背后，记者又看到一个
类似独轮车的木质工具，“这个又是做
什么的呢？”“这个叫‘前进式打夯机’，
人蹲在这个上面，一跳一起就可以带动
轮子前进，同时带动后面的夯石抬起，

整个过程一人就可以操作。在那样艰
苦的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靠着这样
的发明和创造，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水利
项目，他们用简易的工具，做成了伟大
的工程。”

“我先说一组数据”，陈永明做了个
铺 垫 ，“ 水 库 6300 余 座 ，开 挖 人 工 河 道
2100 多公里，建设堤防 6.3 万公里，各类
水闸 2.2 万座，这是 70 年来新中国的部
分治淮成果，它们并不只是数字，每一
个数字的背后都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
和力量。在这之中，我想介绍一项，就
是淠史杭灌区。”

“ 它 的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有 1000 多 万
亩，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天府之国’，改
变了江淮丘陵地区干旱缺水的农业生
产 条 件 ，同 时 ，灌 区 水 利 体 系 为 淮 河
干 流 削 峰 滞 洪 ，是 淮 河 流 域 防 洪 安 全
的重要屏障。”陈永明说。

走 完 整 个 展 厅 ，有 种 意 犹 未 尽 之
感，“凝聚着百姓和水利工作者智慧的
治淮成果还有很多，它们对现在的水利
建 设 也 有 重 要 意 义 ，推 荐 你 们 去 淮 委
看看，那里有更为专业的治淮陈列展，
相信你们会收获更多。”陈永明说。

简易的工具做成伟大的工程

为把淮河治理好，数百万人投入这项巨大工程。

削平山头 1250座

开凿隧洞 211个
架设渡槽 152座

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
挖砌土石 1515.82万立

方米

十年修渠工程总量

1960 年春，为了在汛期
到来之前完成渠首引水拦河坝，

以 500 名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为主体的突击队员跳入激流，

在河道中央筑起 5道人墙阻挡
激流，终于顺利截流，使大坝如
期合龙。

首战渠首坝

1961 年 7 月，300 多
名男女青年克服万难，在山岩中

凿洞修出一条600多米长的隧
道，此洞被命名为“青年洞”。

传捷青年洞

1963年 1月，总干渠渠
尾分水岭隧道胜利贯通，山川地
理的界限得以突破，林县人渴盼
的漳水近在眼前。

决战分水岭

1964 年 12 月 ，全 长

70.6公里的红旗渠总干渠全线

贯通，于 31 日首次放水成功。

1965年 4月 5日，总干渠通
水典礼大会召开，红旗渠投入使
用，三条干渠和配套支渠建设开
始展开。

贯通总干渠


